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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第一百二十章

[ 作者 ] 姚雪垠 

[ 单位 ]  

[ 摘要 ] 州在当时缺少知州，百姓不愿守城。这情形罗汝才十分清楚，所以他在夜间只派少数人马在睢州城外四面巡逻，防备官绅逃跑，

命令大部分人马好生休息，以便明日入城。自从他同李自成合兵以来，他在军纪上也大加整顿，所以睢州城外大军所驻之地，平买平卖，

并无骚扰百姓之事。睢州地处豫东，乡下百姓对农民军内部的事情知道的很少，所以多数百姓都以为来攻城的是李闯王的大军。 

[ 关键词 ] 《李自成》;明朝;小说;姚雪垠

       州在当时缺少知州，百姓不愿守城。这情形罗汝才十分清楚，所以他在夜间只派少数人马在睢州城外四面巡逻，防备官绅逃跑，命

令大部分人马好生休息，以便明日入城。自从他同李自成合兵以来，他在军纪上也大加整顿，所以睢州城外大军所驻之地，平买平卖，并

无骚扰百姓之事。睢州地处豫东，乡下百姓对农民军内部的事情知道的很少，所以多数百姓都以为来攻城的是李闯王的大军。 三月二十

二日天明以后，罗汝才一面由侍妾为他梳头，一面向全军重申军令：只要城中不作抵抗，不许妄杀一人。另外，他吩咐弟兄们从不同地方

射书人城，将此意晓谕全城绅民知悉，书子上先写明“遵奉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李谕”，下款写着“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罗”。不用崇帧

年号，只用干支纪年。 果然不出所料，早饭以后，城中穷百姓群情汹汹，逼迫守东门的州衙门吏目将东门打开，迎接义军人城。随即南

门、西门、北门一时大开。百姓们起初只有少数胆子大的和比较贫苦的男子站在城门口和街旁迎接，随后大家见进城的义军确实纪律极

好，同官军完全两样，慢慢胆大起来，纷纷打开临街的大门，怀着好奇和不安的心情站在街旁观看新鲜。不用乡约闾正传呼，有很多人自

动地在街旁和十字路口摆了茶水，还在街门上贴出“顺民”二字，不会写字的人家就赶快请人代写。 袁时中的人马不失时机地占领了北

门和北门内的半条街道。他最关心的是保护他的恩人唐铉。在夜间他已经向城外的老百姓打听明白：唐家是住在城内的西北角，离北门的

大街稍远，不属于小袁营的驻兵区域。虽然昨晚他已经将他要保护店铉的事当面禀明曹操，并得到曹操同意，但辞去曹营时候，竟忘记领

取曹营的令箭。他必须趁着刚刚破城，亲自尽快地驰进城去，先到唐宅保护，然后向曹操领取令箭插在唐宅门前。他很担心曹营的乱兵抢

先到了唐宅，任意杀戮抢劫，所以匆忙中命一亲信头目拿了他的一支令箭，率领二十名骑兵，就近从西门进城，尽快地奔赴唐宅保护。当

这个头目走后，他同刘玉尺率领二百名步、骑兵也出发了。 三四年来，袁时中从开始起义到成为有数万人马的重要首领，始终是一营之

主，凭自己发号施令，说一不二，不受别人调遣。他要攻什么城池，只须同军师和亲信将领们商量一下，认为合宜，便由他下令攻城；破

城后所得的粮食、财物全都归他的小袁营独占，由他随心处分。在一般情况下，他禁止部下将士们随便奸淫妇女和滥杀平民，因此他在社

会上得到一些好评。但是有时为着笼络将士，他对抢劫和奸淫的事只要不太过分，也可以睁只眼合只眼，从来不担心有谁会将他责备。可

是他现在不得不小心谨慎，不仅怕闯王令严，也怕身居大将军地位的罗汝才。他只能在心中憋着闷气，表面上要做到惟命是从。 当袁时

中进了北门以后，看见城中秩序不乱，附近的两条街道有曹营骑兵巡逻。他的小袁营人马驻守北门内外，无曹营令箭不许随便在城中走

动。他问了一下手下将领，知道州、县衙门，仓库，大户住宅，都由曹营分兵驻守，不许抢劫粮食和财物。袁时中的堂兄弟袁时泰在他的

身边骂道： “什么不许抢劫，不过是不许咱们小袁营沾点儿油水！以后，你看吧，总是按照这规矩，闯王和曹营分吃肥肉，随意扔给小

袁营一根骨头！” 袁时中严厉地看了时泰一眼，责斥说：“不许顺嘴胡说！你活得不耐烦了？……闯王决不会亏待咱们小袁营，你只管

放心！” 他问明了去唐铉宅子的最近的路，便赶快策马前去。中途，他回头向紧跟在背后的刘玉尺望了一眼，两个人交换一个眼色，虽

然都无言语，却互相都在想着刚才袁时泰所说的话。 袁时中到了唐铉的大门外，那从西门进来的小头目也才赶到。小头目自己在守护唐

宅大门，分出十个人去守护后门。袁时中问道： “你怎么现在才到？” 小头目回答说：“守西门的那个曹营头目因我拿的不是曹营的

令箭，不肯让我进城，耽误了时光。后来遇到一个大头目从城上下来，才让我进了西门。” 袁时中又问：“有人进唐宅抢劫么？” 小

头目回答：“刚才看见有一队曹营骑兵从这条街巡逻过去，这一带还没有抢劫和杀人的事。” 袁时中放下心来，回头对他的军师说：

“玉尺，你代我去叩见大将军，向他禀报：北门一带已经由小袁营人马遵令占领，秋毫无犯，百姓各安生业。回来时，向大将军要一支令



箭带回，插在这大门前边。” 刘玉尺又同他小声嘀咕一阵，勒马朝东，带着亲兵们走了。 袁时中下了战马，命亲兵们快去叫唐宅大

门。里边没人开门，只听见内宅似有哭声。袁时中感到诧异，担心曹营的兵已经从别处进人宅内。他吩咐大声叫门，用拳头照大门猛打几

下，又将铜门环拍得哗啦响。 自从义军破城以后，唐宅主仆，男女三十余口，认为已经大难临头，恐慌万分。尤其是主人们，比奴仆们

恐慌十倍，认为是“在劫难逃”。唐铉原来在开州知州任上做了不少贪赃枉法的事，被劾解职，好歹在京城用银子上下打点，侥幸无事，

于三年前回到故乡。他平日常听人言：李自成和张献忠都痛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抓到时决斩不赦。他还听说袁时中就是开州人，这使

他更加害怕，想着袁时中必然知道他的贪赃枉法和敲剥百姓行事，一定会替开州的百姓伸冤。昨晚上他就要离开家，躲往别处。但是他只

能躲避到穷人家中，才有可能不被查到。几处贫穷的远房亲族和邻居，都因为知道他在开州任上民怨很深，不肯窝藏，所以他只好在家中

坐以待毙。 金银财宝，古玩玉器，在前天夜间风闻义军将到，唐铉夫妇就在两个忠心家奴的帮助下埋到后院地下。如今唐铉最关心的是

他的年轻貌美的第三房姨太太和尚未出阁的十七岁女儿琴姑。他决不能让她们被“流贼”掳去，奸淫。一听见街上有纷乱的马蹄声和有人

呼喊已经破城，他认为自己即将被杀，忽然将心一横，将一根准备好的麻绳纳入袖中，抽出雪亮的宝剑，大踏步走进三姨太太的房中。三

姨太太已经换上了仆妇的旧衣服，打散了头发，弄污了容颜，乍看上去很像一个女仆，只是神态不似；而且五官清秀，皮肤细嫩，无法可

以遮掩。看见唐铉仗剑进来，满脸杀气，还以为他准备随时同冲进院里来的“贼人”拼命，为国殉节，吓得她不禁浑身战栗，颤声说道：

“老爷，你不能这样。你赶快逃命，万不能死！” 唐铉瞪着眼睛对她看了片刻，说道：“贼人已经进城，我们家断难幸免。你年轻，又

有姿色，不应该活着受辱。”他从抽中取出麻绳，扔她脚下，接着说：“趁此刻贼人尚未进到院里，你赶快上吊殉节，落一个流芳百

世！” 三姨太太傻了片刻，突然跪地，哭着说：“老爷，你可怜我，放我活下去！我已经怀孕了，三个月啦。老爷，你要可怜我腹中胎

儿，那是老爷的骨血啊……” 她抓紧唐铉的袍子，向唐铉哀求，痛哭不止。两个丫环和两个仆妇一齐在唐铉的面前跪下，替她哀求，一

片哭声。唐铉默然片刻，忽又厉声说道： “你快去死！快去死！不要误事！” 三姨太太又哭着说：“老爷，我不是怕死，是因为我已

经。” 唐铉恨恨地说：“我知道你身怀六甲。可是你此刻不能失节，非死不可。你不立刻自尽，我就只好亲手将你杀死，使你成为唐家

的节烈之妇。快自尽去吧！” 三姨太太继续哀哭，不肯起来。丫环、仆妇们也哭着求情，说三姨太太已经怀孕三月，她一死就是两命俱

亡。唐铉一脚将一个跪在地上的丫环踢倒，第二脚又踢倒一个，对三姨太太举着宝剑说： “或自尽，留一个囫囵尸首，或由我用剑砍死

你，你立刻自己选择。先杀了你，我随后也去自尽。快快！” 三姨太太忽然止住哀哭，拾起地上的麻绳，颤巍巍地立起来，抽咽说：

“既然老爷也要自尽，做个忠臣，妾就先走一步，在阴间等候老爷。老爷个子高，请老爷替妾绑绳！” 唐铉接过麻绳，绑在梁上，又搬

一个凳子放在下边。尽管他绑麻绳时禁不住手指打颤，但还算沉着，丝毫没有犹豫。他扶着三姨太太登上小凳，等她将头探进绳套，随即

用脚将小凳踢开。 当唐铉向梁上绑麻绳和逼使三姨太太上吊时候，两个丫环吓跑了，一个仆妇跑到院中哭泣，一个仆妇脸色惨白，退后

几步，默默地望着这件事的进行。她们没有一个人再打算阻止唐铉，救三姨太太不死。她们很相信主人的主意有道理：他自己也要在流贼

来到时自尽，做皇明的一个忠臣，一家人死得虽惨，却都成了忠臣烈妇。 唐铉望着三姨太太已经死了，点头说：“死得好，死得好！”

他转身走出，在天井小院中遇见最忠实的仆人韩忠，赶快问道： “外边什么情形？” 韩忠说：“我正是来禀报老爷，前后门都给贼兵

围起来了。” 唐铉对这事早在料中，只是用眼色命令韩忠跟在他的身后，不要离开。他快步走到正宅，进入上房，看见没人，便转往有

人说话的西厢房，果然找到了他的太太带着十七岁的二女儿同丫环、仆妇们在一起。有人哭泣，有人坐在黑影处。二小姐琴姑已经换了衣

服，弄污了容颜，坐在奶母和另一个年老的仆妇中间，唐铉对她说： “琴姑，贼人已将我家前后门包围，马上就要进来。你是大家闺

秀，父亲的掌上明珠，读书明理，万不可失节于贼。你快自尽吧，免得受辱。快，琴姑！” 分明琴姑在思想上早有了准备，并不贪生怕

死，也未伏地大哭，倒是比较镇静，扶着奶母站立起来，用泪眼望着父亲，果断地回答说： “请爹爹放心，孩儿不会丢唐家的人！”她

随即转向母亲。哭着说：“妈，请你老人家保重身体，不要为孩儿悲伤。孩儿听爹的话，先走了！”说毕，扭转身，不再回头，迅速向上

房走去。唐铉担心她不肯死，跟在后边。唐太太和奶母从西厢房哭着追出，想拉她回来。唐铉将奶母猛推一掌，使她打个趔趄，跌坐地

上，然后拦住太太说： “你是明理的官宦太太，岂可使女儿失节？倘若你不是年纪已老，也当自尽！” 太太不敢再救女儿，扶着身边

的一个丫环悲泣。正在这时，从附近又传来一小队马蹄声、锣声和一个陕西人的高声传谕：“大将军传谕，大元帅严申军律：不许杀害平

民，不许奸淫妇女……”唐太太忽然抬起头来，用哀怜的眼光望着丈夫，哽咽叫道： “老爷，你听，你听，又在敲锣传谕！” 唐铉

说：“不要听贼传谕，须知我家是书香之族，官宦之家，非同小民贱姓！” 唐太太不敢再有侥幸想法，只是哭泣。唐铉快步走进上房，

见女儿已在西阁悬梁自尽。他点点头，小声赞叹说： “你死得好，不愧是我唐铉的女儿！” 他本来还要催促一个比较年轻的儿媳自

尽，但已经来不及了。忽然想起来上月收到在吏部做郎中的同年好友来的书子，答应替他尽力多方设法，销了被劾削职的旧案，重新替他



营谋一个美缺。虽然托开封一家山西当铺汇去三千两银子的事在书子中没有提，但他含蓄地写了一句“土仪拜领”，已经不言自明。他认

为这书信不能失掉。倘若能够平安无事，他一定要营谋开复①，再做一任知州。于是他奔往书房，打开抽屉，取出书子纳人怀中，然后

往东边一个偏院奔跑。这时从大门外传过来催促开门的洪亮叫声，用拳头用力捶打大门的咚咚声，打门环的哗啦声。韩忠在背后催促说：

①开复－－官吏被撤职或降级，恢复原官或原级，叫做开复。 “老爷，快，快，喊人快进来了！” 唐铉感到两腿瘫软，跌了一跤。韩

忠立即将他搀起，搀着他继续往前跑。他们到了一个平时没人居住的小偏院，院中杂乱地堆满了柴草，有碾，有磨面的草屋。垣墙角有一

眼不大的枯井。韩忠用事先准备的绳子将主人系下井中，并将刚才抬起的一只主人跑掉的鞋子扔下去。唐铉在井中说： “韩忠，贼人一

退走，你就赶快来救我出去！” “老爷放心。听说贼人是路过睢州，一两天就会走了。今夜，我来给老爷送东西吃。” “事过以后，

我会重重赏你！你快去应付贼人！” 前边敲大门的声音更急。韩忠赶快向前院跑去。众仆人见他来到，都说： “你来了好，快开大门

吧，再迟迟不开就要惹出大祸了。” 平时办事老练沉着的韩忠也感到十分害怕，只得硬着头皮去开大门。 袁时中只带了十名亲兵，大

踏步进了唐宅大门，穿过仪门，向第二进院落的正厅走去。唐宅的男仆们，有的躬身站在南路两旁，不敢做声，有的躲藏起来。韩忠在大

门口迎接，低声下气地跟随进来。他看见这位“贼军”首领相貌英俊，气派不小，显然非等闲之辈，却分明不是要杀人的神气，心中奇

怪。袁时中进了正厅，回头向韩忠问道： “唐老爷在哪里？” 韩忠躬身回答：“家主人于三天前逃往乡下，离城很远。两位少爷也随

着家老爷逃下乡了。” 袁问：“府中还有什么人？” 韩忠恭敬地回答：“留下男女仆人看家。小人也是家奴，贱名韩忠。” 袁时中顿

脚说：“可惜！可惜！”他坐下休息，想起来刚才听到哭声，问道：“没有散兵游勇从别处进来骚扰吧？” “没有，老爷。”韩忠更感

到这位首领的脸色确实和善，口气并无恶意，心中更加诧异，趁机问道：“请问老爷尊姓？同家主人可曾认识？” 袁说：“我是开州

人，是小袁营的主帅。我认识你家老爷，可是他不会记得我。他真的逃往乡下了？” 韩忠赶快跪下，叩头说：“小人失敬，万恳恕罪。

将军可是在开州看见过家主？” “说来话长。我看，唐老爷准未出城，不必瞒我。你迅速将唐老爷找来，我要与他见面。你家唐府，我

已经派义兵前后保护，万无一失。我只等与你家老爷一见，便要出城。今日事忙，我不能在此久留。究竟唐老爷躲在哪儿？快快请来一

见！” 韩忠赔笑问道：“将军如何这样对唐府施恩保全？为何急于要见家主？” 袁时中说：“你不必多问，速将唐老爷请来一见，自

会明白。” 韩忠不敢再问，立即站起身来，笑着说：“请将军稍候片刻，小人前去寻找。” 过了一阵，唐铉半惊半疑，随着韩忠来到

客厅。他在心中已经决定，既然袁时中一心见他，对他相当尊敬，他见袁时中应施平礼，方不失自己身份。不料他刚刚躬身作揖，却被袁

时中赶快拦住，将他推到首位的太师椅上坐下。袁时中在他的脚前双膝跪下，连磕三个头。唐铉大为惊异，赶快站起来还揖，搀起时中，

连声问道： “将军，将军，请问这是何故？这是何故？” 袁时中说：“唐老爷是时中的救命恩人。数年前如非唐老爷救时中一命，时

中的骨头不知抛到何处，何有今日！” 唐铉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曾救过时中，只得重新见礼，让时中在客位坐下，自己在对面落座。这时

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家人端上茶来，韩忠仍站立一旁伺候。唐铉吩咐韩忠速备酒席，款待随袁将军来的全体将土，然后向时中问道： “刚

才将军说学生曾救过将军一命，学生已经记不得了。可是在开州的事？” 袁时中说：“那是崇祯九年春天的事。唐老爷初到开州任上。

时中因时值荒春劫大，随乡里少年做了小盗，被兵勇捉到，押解人城。老爷正在剿贼清乡，雷厉风行，每日捉到的人多被问斩。……” 

唐铉插了一句：“那时上宪督责甚急，学生是出于万不得已，只好‘治乱世用重典’。” 袁时中似乎对他很谅解，没有一个字责备他的

滥杀平民，接着说下去：“那时节，州衙门的大堂下黑鸦鸦跪了一大片人，不少人当堂判斩，判绞，判站笼①，也有判坐监的，那是够

轻了。老爷问到我时，忽然将我打量几眼，发了慈悲，问道：‘袁铁蛋，我看你年纪很轻。相貌也不凶恶，不似惯贼，快快从实招来，为

何伙同别人抢劫？’我招供说：‘因我老母守寡，只有一个儿子养活。荒春劫大，老母染病不起，小民万般无奈，才跟着别人拦路打劫，

伙抢一头耕牛是实，并无伤害牛主。求老爷鉴怜苦情，恩典不杀！’蒙唐老爷破格开恩，又将我打量几眼，说：‘既然你只是初犯，得财

不曾伤主，我念你上有老母染病，没人养活，从轻发落。我给你两串钱，你拿去做点小本生意，养活母亲。你须要洗心向善，不可再作小

盗，干犯王法。倘再偷人抢人，捉拿到案，前罪俱罚，决无活路！袁铁蛋，你肯永不再做小盗么？’我回答说：‘小人对天明誓，永不再

做小盗。生生世世，永感大恩！’唐老爷果然命人取了两串制钱给我，当堂开释。你想，这救命之恩，时中如何敢忘？” ①站笼－－又

名“立枷”。是一个木笼子，犯人站在笼中，脖颈被木板卡住，头在笼外，可进饮食。如将脚下砖头抽去，立即便死。 唐铉想起来似乎

有过这样的事，又望望袁时中的面孔，装做完全回忆起来，仿佛遇到多年不见的一个故人，亲热地笑着问： “怎么，将军就是当年的铁

蛋乎？” 袁时中笑着说：“铁蛋是我的小名。我因生下不久就死了父亲，身子多病，母亲怕我养不成人，叫我铁蛋，取个吉利。大名儿

叫时中。只是我是穷家孩子，村中大人都叫我小名铁蛋，很少人叫我时中。” “令堂如今可在军中？” “先慈早已在饥寒中病故。先

慈一下世，时中别无牵挂，便纠集乡里少年，在山中起事。不过我起事时后老爷已经卸任走了。” “没有再用从前的名字？” 袁时中

笑着说：“唐老爷释放我时，我对天发誓说决不再做小盗，所以这次是堂堂正正起事造反，一开始就纠合了五六百人，大家推我为首，用



我的大名袁时中。不过三个月，就有了四五千人；又过一年，有了两三万人，打过黄河，就摇动风①了。又打到涡阳、蒙城一带，人马

更多，我的小袁营就远近闻名了。” ①摇动风－－这话是拿小树作比，开始枝繁叶茂。 唐铉轻捻胡须，打量着袁时中的英俊开朗的脸

孔，再也回想不起来当年劫牛小盗袁铁蛋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对时中说道： “说实在的，我当时看将军相貌虽是面黄肌瘦，烟灰尘垢，

同一般饥民小盗无殊，然而，然而将军五官端正，天庭饱满，双目有神，眉宇间暗藏英俊之气，日后必非草木之人，所以立志救将军一

命。学生平日自诩尚有识人眼力，今果验矣，验矣！”他得意地笑起来，笑得十分自然。 袁时中欠身说：“倘非唐老爷相救，时中断无

今日。” “话也不能这么说。这是天意。天意使学生当日做开州知州，在红羊劫中放走将军。倘若冥冥中没有天意安排，今日也不会再

与将军相见。” 他们谈得十分投机，真好像是故人重逢。后来酒饭准备好了，唐铉请袁时中到书房饮酒，随来将士被请到大门内的对厅

中饮酒，前后守门弟兄各在门内坐席。刘玉尺从曹帅处回来，立即被请进书房。时中先介绍他同唐铉相见，等他坐下后，向他问道： 

“见到曹帅没有？” 刘玉尺欠身说：“在州街中见到曹帅。曹帅知道我们小袁营占领北门一带后秋毫无犯，十分满意。曹帅并说请将军

前去见他，有事同将军当面商量。” 时中问：“曹帅的令箭取来了么？” “已经取来，交给守卫唐府大门的小头目了。” 袁时中对唐

铉说：“城里多是曹营人马，敝营只占领北门一带。府上这一条街也是曹营所管。我特向曹帅讨了一支令箭，保府上平安无事。” 唐铉

起来先向袁时中深深作揖，又向刘玉尺躬身作揖，说他“承蒙如此眷顾，实在感德无涯”。随即问道：“请问二位，学生左右街邻，多是

清白良民，公正绅衿，如何可以保全他们的身家性命？敝宅既有曹帅发下令箭保护，是否可令左右街邻都来敝宅避难？” 袁时中点头

说：“也好，也好。” 唐铉立即命家奴暗中分头通知附近乡宦绅衿，富家大户，火速来他的宅中避难。后来一般平民之家听到消息，也

纷纷逃来。韩忠遵照他的嘱咐取来了四百两银子，由他接住，双手捧到袁时中面前的桌上放下。他用亲切而又恭敬的口吻对袁时中说： 

“这区区四百两银子，请将军赏赐随来敝宅的贵军弟兄。另有两份薄礼，敬献将军与军师，因一时准备不及，将随后差人恭送柳营

①。” ①柳营－－对驻军营盘的美称。西汉周亚夫驻军细柳营。柳营即细柳营之略。 袁时中望一眼刘玉尺，对唐铉笑着说：“好吧，

这四百两银子收下，赏赐随来贵宅弟兄。至于另外礼物，千万不要准备。不管唐老爷送什么贵重礼物，我决不拜领。” 刘玉尺也说：

“是，是，断无此理。我们袁将军是为报恩而来，岂能领受厚馈！” 唐铉说：“此话以后再说。请到那边入座，少饮几杯水酒，以解二

位鞍马之劳。” 酒肴已经在另一张八仙桌上摆好，三人随即走去入座。遵照唐铉对韩忠的暗中授意，伺候酒席的是从唐府中挑选的两个

十六七岁的较有姿色的丫头，因在乱时，都是淡装素裙，薄施脂粉。袁时中在饮酒时候，常常不自禁地偷膘两个丫头。唐铉笑着说道： 

“两个丫头虽然说不上长相好看，倒是自幼学会弹唱。歌喉宛转，尚堪侑酒。命她们为将军弹唱一曲如何？” 袁时中迟疑一下，望望刘

玉尺，想到曹操在等着他去商议大事，不宜耽误，便说： “时中公务在身，不敢在此久坐，不用她们弹唱了。” 唐铉点点头，又说：

“好吧，午后，我命仆人们用两乘小轿将她们送往虎帐如何？” 袁时中立刻说：“不要，不要。我那里用不着她们，请莫送去。” 唐

铉对袁时中的拒不受美女之馈略感意外，笑着问道：“莫非她们不能如将军意乎？城中诸大户，不乏美姝。容我另为将军物色佳丽如

何？” 刘玉尺不等时中说话，抢着答道：“唐老爷既然肯以美姬馈赠袁将军，岂有不受之理？好吧，请唐老爷吩咐她们收拾打扮齐楚，

不必送往袁营，我在午后亲自来替将军取去。” 袁时中感到吃惊，正要说话，见刘玉尺向他使个眼色。他不知说什么好，心中一时茫然

无主。刘玉尺催促他说： “将军，曹帅那里须得赶快前去，我们就此告辞吧。” 袁时中和刘玉尺同时起身告辞。唐铉不敢强留，将他

们恭敬地送出大门。内宅里的女眷因知道袁时中已走，又发出一片哀哭。唐铉进了二门，听见哭声，也不禁心中凄酸，滚下热泪，后悔不

该过早地逼女儿和爱妾自尽。他害怕太太扑到他身上哭着要女儿，不敢走往内宅，到书房颓然坐下，低头流泪，想着如何将爱妾和女儿作

为节妇烈女写进即将纂修完毕的《睢州志》中，使她们“流芳百世”，使后人景仰他唐家的节孝家风和一门双烈。 袁时中和刘玉尺留下

四十名弟兄守护唐宅，然后带着大群亲兵策马向州衙驰去。在路上，袁时中让刘玉尺同他并马缓辔而行，小声问道： “你为什么代我答

应要下那两个俊俏姑娘？” 刘玉尺故意问：“为何不要？” 袁时中含着苦恼的笑意说：“太太颇有人品，且是新婚不久，怎好瞒着她

做这样事？被她知道，岂不生气？金姨太太是个醋坛子，对新夫人尚且不肯甘心，岂能容得再来两个？况且，闯王自己不贪色，军令整

肃……” 刘玉尺不等时中说完，哈哈一笑，说道：“玉尺自有巧妙安排，请将军不必操心。” 袁时中害怕慧梅会对他大闹并向闯王和

高夫人禀报，正要批评军师考虑不周。忽遇曹操派亲兵迎面而来，催他同刘玉尺快去州衙议事，便不再言语了。但是他在肚子里暗暗抱

怨： “玉尺，你准会替我惹出是非！” 袁时中见到曹操，原以为曹操要同他商议军戎大事，不料仅仅告他说接到闯王传谕，曹营和小

袁营在睢州只停留今明两天，准于三月二十五日赶到商丘城外与闯王大军会师，围攻府城。另外，曹操告他说，今日曹营派出几支人马在

睢州城中和四乡征集粮食、骡马、财物，明日下午将按三万人马发给小袁营一月军粮，要他派一得力人员与曹营总管共商如何分发军粮的

事。曹操和吉珪并没有对他特别尊重，也没有留他吃午饭。袁时中将刘玉尺留下，自己告辞出城。他的心中失望，暗生闷气。他又想着自



己本是一营之主，在豫、皖之间独树一帜，从不受谁的管束，不料投了闯王之后，却被当做一般的部将看待。他对当日在匆忙中决定投

闯，开始感到后悔。 午饭后，他在金氏的帐中睡了一大觉。因为心情不快，疑心罗汝才的对他冷淡是出自闯王授意，开始对闯王不满，

所以回老营后没有兴趣去慧梅驻处。午觉醒来，已是申初时候。听说刘玉尺已经回来，他便回到自己所住的一家地主住宅的堂屋。看见刘

玉尺、朱成矩、刘静逸和几个亲信将领都在等他，另外唐宅的韩忠同两个年轻仆人带着两担礼物也在天井中等候。 袁时中坐下以后，先

处分韩忠前来送礼的事。韩忠进去，在他的面前跪下叩了头，说： “家主老爷因蒙将军庇护，阖宅平安，众多街邻也都得蒙保全，结草

衔环，难报鸿恩。特差小人前来，敬献菲仪，聊表寸心，务恳将军晒纳。”说毕，韩忠从怀中取出红纸礼单，双手呈上，随即站起，躬身

立在一旁，准备袁时中在看礼单时有所询问。 袁时中见礼单上开列着纹银三千两，黄金二百两，绫罗锦缎，珠宝首饰不少，随即将礼单

交给亲兵，对韩忠笑着说： “你回禀唐老爷，本来我是报唐老爷在开州救命之恩，派兵保护唐府，义所应当。如此厚礼，实不敢受。可

是如一概退还，人情上说不过去。没奈何，我收下一半吧。” 韩忠赶快说：“恳将军务必全数晒纳，小人方敢回去复命。在将军营中，

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物，自然很多，区区薄敬，不在将军眼中。可是，倘若将军不肯全收，家主便会怪小人不会办事，小人就吃罪不起

了。” 袁时中感到有点为难，望望左右。刘玉尺、朱成矩和刘静逸等都说既然礼物送来，出自诚心，应以全收为宜。袁时中只得同意全

部收下，命亲兵厚赏韩忠和随来的两个仆人，仍由护送他们前来的十名小袁营士兵护送回城。等韩忠走后，时中对众人说道： “唐老爷

丢了官已经几年，今日拿出这份厚礼，很不容易，所以我不肯全收。” 刘玉尺笑着说：“将军误矣。据我看，唐知州的这份厚礼，大半

不是出在他的身上。” “怎么不是出在他的身上？” “午后，为着处分那两个美人的事，我又到唐宅一趟。那时唐宅满是避难的人，

多是富家、大户与乡宦、绅衿，带进唐宅的箱笼包袱到处堆积。唐铉的这份厚礼定出在这些人的身上，将军党其多，我尚嫌其少耳。”说

毕，哈哈大笑。 朱成矩点头说：“玉尺所见甚是，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将军待人忠厚，故不曾想到这一层。” 袁时中也笑了，说：

“我原是庄稼后生，起义后才阅历世事，哪有像知州这样人的心中窟眼儿多！玉尺，那两个会弹唱的俊俏丫头，你送到哪儿去了？” 刘

玉尺说：“将军不要，自然有喜欢要的人。” “你送到曹帅那里了？” “是的，这才真叫做惜花献佛。” “曹帅怎么说？” 刘玉尺

捻着略带黄色的短须，得意地哈哈大笑，说：“我将两个姑娘送到曹帅那里，对他说：我们袁将军遇到这两个姑娘，不敢染指……” 时

中问：“你说什么？” 玉尺：“我说将军连用手指碰一下也不敢，命工尺送来为曹帅侑酒，聊表一点孝敬之意。曹操将两个姑娘通身上

下打量一遍，心中满意，对我说：‘还好，还好。留下吧。对时中说我领情了。’随即叫她们弹唱一曲，越发满意，频频点头。” 朱成

矩小声说：“果然名不虚传，是一个胸无大志的酒色之徒！” 刘静逸向来不喜多言，忍不住摇摇头，说：“我看，曹操貌似酒色之徒，

安知不是韬光于群雄之中，别有一番打算？倘若他果是庸碌之辈，何以将士归心，兵马众强，仅仅次于闯王？” 朱成矩说：“静逸的话

很有道理。曹帅当然必有过人之处，万不可等闲视之。他同李帅原是勉强结合，同床异梦。虽然他奉李帅为盟主，但并非李帅部曲，差不

多是平起平坐。我们要善处两雄之间，既不要得罪曹帅，还得使李帅多加信任。” 刘静逸冷冷地说：“谁也不会信任我们。他们两营尽

管貌合神离，可是全都是老陕儿，有乡土之亲，都把我们小袁营看成外路人，十分清楚！” 袁时中叹口气说：“我们小袁营目前处境同

我们原先所想的很不一样！” 刘玉尺向袁时中的亲兵头目袁大洪和两名亲兵扫了一眼。他们立即退出，并且挥手使站立在门外的亲兵们

都退后几丈以外。有两个人正要来向袁时中和刘玉尺禀报事情，被袁时中的亲兵们迎上来小声询问一下，知道事儿不很重要，挡回去了。

屋里完全用小声谈话，站在院里的亲兵头目袁大洪虽然出于好奇心，很想知道屋里谈的是什么机密大事，但是听不清楚，只猜到是在议论

自从归顺李闯王以来的种种事儿。他也明白，近些天许多将士也常在私下议论，有人说应该投闯王，有人说不应该投闯王。有人说我们的

首领好歹做几年婆子，如今反而变成了媳妇儿；上边压着一个严厉的婆子，还有一位拿架子的婶娘。袁大洪还听到有人抱怨说：不是李闯

王的养女嫁到小袁营，倒是我们的首领嫁到闯营，连整个小袁营的人马都陪嫁了。到底以后怎么办，袁大洪常在想这个问题。尽管他是袁

时中的近族侄儿，又是亲兵头目，但是像这样重大问题是不许他打听的，更不许他同别人议论。 过了许久，参与密议的人们开始从屋里

出来，各人去办各人的事，只有刘玉尺和刘静逸被袁时中暂留一步。时中向刘静逸问道： “静逸，唐知州送来的这份礼物，你看怎么收

账呀？” 刘静逸恍然记起，说：“一议论大事，就把收账的事忘啦。将军，纹银、黄金和大宗绸缎，照！日例收人公账，金银珠宝首饰

向来交孙姨太太和金姨太太处分，我不收账。如今将军已有太太，这金银珠宝首饰应如何处分，请将军吩咐。” 袁时中怕引起金姨太太

同慧梅争斗，沉吟说：“孙姨太太向来遇事退让，只是金姨太太独霸惯了，须得斟酌。送给太太，由她将二位姨太太找去，三人一起商量

如何？” 刘静逸迟疑说：“怕不好吧？太太虽系新来，但她的名分为正，且系闯王养女，又是健妇营女将，岂肯将金姨太太放在眼里？

她不会找两位姨太太商量的。” 袁时中宠惯了金氏，也觉难办，说道：“这个，这个……” 刘玉尺忽然抬起头来，捻须微笑。 刘静逸

问道： “军师有何妥善办法？” 刘玉尺说：“以我之意，连那二百匹绫罗绸缎你也不要入账。将这金银珠宝首饰、绫罗绸缎，外加纹

银四百两，黄金五十两，送到太太面前，请她处分。她分给什么人，分多少，或者赏给什么人，悉听她的尊便。将军今日已有正室夫人，



何必为此小事分心？” 时中问：“倘若她故意不分给金姨太太，岂不闹得我耳朵不清静？” 玉尺说：“太太跟着高夫人长大，见过大

世面，我想她不会将这东西全数留在自己手中。倘若她全部留下，那也没啥，你另外给两位姨太太一些金银珠宝首饰和绫罗绸缎罢了。”

袁时中说：“她才来不久，这样会使她惯成了独霸天下的脾气。” “将军差矣。后日我们就到商丘城外与老府会师。闯王和高夫人必然

关心太太出嫁后的一切情况，将军此时何必对小事斤斤计较，令太太不将好话多说？” 袁时中笑着说：“对，对。有道理！” 唐铉送

来的全部礼物，刘静逸暂不入账。片刻工夫，由袁大洪率领亲兵挑着二百匹绫罗绸缎、金银珠宝首饰和分出来的黄金白银，并带上一张由

刘静逸重新写的礼单，往慧梅所住的宅子去了。 当东西送到时候，慧梅正在村外驰马射箭。她常常有一些难以对人言说的苦恼情绪，只

能借骑马、射箭或舞剑排遣。她得到禀报，赶快回去，看见袁大洪和两名亲兵果然坐在她居住的上房门外等候，邵时信和吕二婶在陪着他

们谈闲话。看见慧梅带着一群女亲兵回来，大家起立。尽管按宗族关系袁大洪应该向慧梅称呼婶儿，但是因时中是一营之主，而慧梅又很

威严，所以他按照文武官员家通行规矩，恭敬地叫一声： “太太！” 慧梅略有笑容，轻声问：“什么事儿？” 袁大洪赶快说明来意，

双手呈上礼单。慧梅在闯营时候，遇到这样事儿都是高夫人亲自处理或慧英代高夫人处理，自己不曾留心，所以乍然间没有主意，说： 

“你们先到外边等一等吧。” 袁大洪回答一声“是”！同两名亲兵正在退出，办事细心的邵时信突然说道： “大洪，你留一下，让我

按照单子将东西点一点，免得出错。” 慧梅不再过问，进到房中休息。时信同吕二婶一件件清点无误，才让大洪出去等候。他进来向慧

梅笑着问： “姑娘，你打算如何处分？” 慧梅说：“时信哥，要我打仗我有经验，可是这样事我是外行。你同吕二婶说，我应该如何

处分？” 吕二婶笑着说：“袁姑爷将这么多礼物请姑娘处分，这是对姑娘特别尊重。姑娘自然要留下一部分，余下的请姑爷自己分给两

位姨太太。姑娘是太太，身边还有众多女兵，自然要多留一些。” 慧梅转望邵时信，等他帮助拿主意。 邵时信想了一下，说：“以我

主见，东西以少留为佳。绫罗绸缎共留四匹，好首饰留四包，黄金白银一概不留。” 吕二婶问：“姑娘身边还有四百多男女亲兵，男的

不说，女的难道不该赏赐？一般女兵不说，那些女兵头目和常在身边伺候的姑娘，不该赏赐？” 邵时信笑着说：“我想，我们慧梅姑娘

新嫁到小袁营，处事要越大方越好，方是闯王和高夫人的养女身份。至于我们众多女兵，另有赏赐办法。其实，不仅随嫁来的姑娘们应该

赏赐，男兵们也不应该受亏待。今天午饭后因知曹帅老营已经移驻城中，我奉姑娘之命到城中办事，又去向曹帅夫人和二夫人请安，听曹

帅老营总管言讲，曹帅已经吩咐下来，明天将为姑娘送来一些东西。刚才我从城里回来后已经将此事向姑娘禀报过了。曹帅做事大方，难

道曹营送来的东西还会少么？” 慧梅高兴地说：“时信哥说得好，就按你的主意办吧。吕二婶，你把该留下的四匹绸缎和四包首饰留

下，其余的交给大洪带回去吧。” 邵时信说：“姑娘，你还得派人随大洪前去，对姑爷把话说清楚，免得姑爷见你只留下很少东西，又

不肯处分礼物之事，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慧梅说：“那就请你去一趟吧。” 邵时信笑着说：“姑娘和姑爷夫妻之间，还是

吕二婶传话合适。” 慧梅连连点头，说：“好，好。吕二婶去传话好。吕二婶身边要带两个女兵……” 吕二婶笑道：“你放心。我是

个大老婆子，不怕有人调戏我，身边还要女兵护驾么？” 慧梅说：“我不是怕在小袁营有谁吃了豹子胆，敢调戏你吕二婶。我是想，你

身边跟着两个女兵，使咱们袁将爷手下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们，知道你吕二婶是我的女总管，不敢轻看了你。” 邵时信说：“袁大洪

和随来的两个弟兄，要赏给封子，请吕二婶赶快封好。” 慧梅问：“我是他们的太太，还给赏封？” 时信笑着说：“按道理说，他们

是姑爷的亲兵，也就是姑娘的亲兵，来送礼物不该赏给封子。可是姑娘嫁来以后，至今好像作客一样。小袁营的人们也在背后戏言，说我

们随姑娘来的这四百多人是小袁营里的小闯营。所以姑娘对姑爷身边的人要多施恩义，慢慢地使他们心悦诚服，少说闲话。” 慧梅恍然

明白，一定是邵时信听到许多闲话不肯告她知道。她的心头一沉，对吕二婶吩咐： “给大洪一个二两的封子，其余每人一两。” 当日

二婶用红纸封赏银的时候，邵时信将留下的礼物用红纸开列清单，交给吕二婶带给袁时中，然后派人将袁大洪叫了进来。 慧梅对袁大洪

说：“你回禀咱家将爷，我留下四包首饰和四匹绸缎，其余的都请将爷自己处分。” 袁大洪赶快说：“太太，你这样只留下很少东西，

余下的东西又不肯做主处分，我不好回复咱家将爷。他一定会责备我说错了话，引起太太不高兴了。” 慧梅笑一笑，说：“你不用害怕

受责备，我叫吕二婶随你前去，由她替我传话。” 吕二婶随将三个赏封送给大洪，大洪坚不肯要，说是没有这个道理。经邵时信一半劝

一半勉强，他才收下。吕二婶带着两个女兵随着袁大洪等走后，邵时信也跟着离开，去计算分发各哨的骡马草料。慧梅回到里间房中，不

觉轻叹一声，一阵心酸，眼圈儿红了。她暗想：假若闯王将她许配张鼐，夫妻俩处处一心，共保闯王打江山，该有多好！ 却说吕二婶带

着两名女兵随袁大洪来到袁时中的上房外边，恰巧袁时中正在同客人谈话，不好进去，立在门外等候。坐在客位上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

人，穿一身破旧蓝绸长袍，相貌斯文。房门边地上蹲一个长工打扮的年轻汉子。袁时中先看见袁大洪带两名亲兵挑着东西回来，心中纳

罕，立即停止同客人谈话，用眼色将大洪叫到面前，问道： “怎么将东西带回来了？” 大洪说：“太太只留下四匹绸缎，四包首饰，

这是一张单子。她命吕二婶前来回话，现在门外站着。” 时中接着单子略看一眼，说：“请吕二婶进来。” 吕二婶进来后先说了请安



的话，随后说：“太太命我来回禀将爷，她才来小袁营不久，许多事儿都不熟悉，在闯营也没经验，不敢妄作主张，所以这些东西请将爷

自己处分。” 时中间：“她如何留那么少？” 吕二婶赔笑说：“实不瞒将爷，太太从闯营出嫁时候，陪嫁的和添箱的细软和首饰很

多，连赏赐男女亲兵们东西也都有了。太太想着小袁营中除孙姨太太和金姨太太之外，另有众家将领的太太很多，应该让大家都分到一点

东西。所以她只留下四包首饰和四匹绸缎，多一件也不肯留，黄金白银一两不要，都请将爷你亲自处分。” 袁时中不再多心，说道：

“太太果然是在高夫人身边长大的，十分通情达理，心地开阔！” 吕二婶向袁时中福了一福，赶快退出。刚出屋门，忽然听见那个蹲在

地上的年轻人站起来说： “袁将爷，你莫信他的瞎话。他不姓陈，也不是卖书的。他姓田，是田家庄的大财主，家中骡马成群，金银财

宝成堆。你一动刑，他就会说出实话。” 屋里空气突然一变，片刻间寂然无声。那个穿蓝绸长袍的中年人面色如土，张皇失措，赶快站

起，两腿打颤。袁时中先打量年轻人，随后向惊恐的客人问道： “你刚才对我说你姓陈，是卖书的，也卖笔墨纸砚，他是你雇的伙计，

替你挑书和文房四宝，原来都不是真话？” 中年人低头不语，越发颤栗不止。 年轻人恨恨地说：“他任读圣贤书，还是个黉门秀才，

祖上也是做官宦的，在乡下依仗他家有钱有势，专意欺压平民。请将军大人将他吊起来，狠狠一打，他就会献出来金银财宝。” 袁时中

听到说这个中年人原是资门秀才，又将他通身上下打量一遍，看出来这人确实是个斯文财主，笑着问道： “他说的都是实话么？” 中

年人吞吞吐吐地说不出话，正要跪下去恳求饶命，却听见袁时中连声说：“坐！坐！”他惶惑地望望时中，重新坐下。 袁时中向年轻人

问：“你怎么知道他家中底细？” 年轻人回答说：“我做他家的奴仆很久，所以最知底细。请将军不要饶他！” 袁时中的脸色一变，

骂道：“混蛋！该死！我宰了你这个无义之人！” 年轻人一时莫名其妙，慌忙跪下，分辩说：“将军老爷，小人所说的全是实话。倘有

一句不实，愿受千刀万剐！” 袁时中怒目望着年轻人，恨恨地说：“你想要我杀你的主人么？我虽做贼，决不容你！……来人，给我捆

起来，推出去斩了！” 立刻进去两个亲兵，将年轻仆人绑了起来。仆人大叫： “我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 袁时中催促亲兵

快斩，并且对这个仆人说道：“你以仆害主，毫不冤枉！” 年轻人从屋中被推着出来，挣扎着扭回头，恨恨地说：“我死得冤枉，确实

冤枉。原来你白投闯王旗下，并不是替天行道的人！” 袁时中对亲兵说：“他敢骂老子，多砍几刀！” 年轻人被推到院中，破口大

骂。亲兵们对他连砍数刀，他才倒在地上，疼痛乱滚，骂声不绝。又一个亲兵踏着他的身体，就地上砍了两刀，割断他的首级。庭院中一

片血污，将吕二婶和两个女兵惊骇得目瞪口呆，不忍多看。 袁时中向中年人问道：“我已经替先生处分了不义奴仆，你还有什么话

说？” 中年人站起来说：“请将军赏赐一条席子，将我的这个无义奴仆的尸首裹了，埋到村外。” 时中点头说：“你真是一个长者，

好心肠！”他吩咐亲兵们用席子将尸首卷了，抬往村外掩埋，又问中年人：“你现在打算往哪儿去？” 中年人回答说：“我实想逃往毫

州，但怕又被将军手下的巡逻抓到。” “现在天色不早，你怎么好走？” “听说往南去五六里外即无你们的人马。再走十几里，我有

地方投宿，不会再遇意外。” “既然这样，我派几名弟兄送你出五里之外。” 中年人深深一揖，说道：“承蒙将军厚爱，得以不死，

并承派人护送，实在感恩不尽。小人名叫田会友，草字以文。只要平安脱险，他日定当报答将军。现在就向将军告辞。” 袁时中也不留

他，吩咐袁大洪派四名弟兄送客人一程。他还将客人送出堂屋口，拱手相别。 吕二婶在袁时中出来送客时赶快拉着两个女兵躲开，随即

回到慧梅面前，将这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当她说话时，两个女兵不断插言补充。她们对此事十分不平，对被杀的仆人十分同情，所以在

述说时激动得流泪，有时咬牙切齿，说不该这样枉杀人命，放了坏人。 这时慧剑等七八个大小女兵头目刚刚收了操练，都来到慧梅的屋

中玩耍。听了此事，都气炸了，公然当着慧梅的面，抱怨袁姑爷处事没有道理，还说像这样事儿在闯营中从来没有。慧梅眼睛浮着激动的

泪花，久久地咬着下嘴唇，咬出白痕，只不做声。等姑娘们吵嚷了一阵之后，她命人将男兵首领王大牛叫来，又叫吕二婶将这件事儿对大

牛从头说了一遍，然后她吩咐大牛： “你亲自率领二十名骑兵，追赶他们。看见他们时，对姑爷的亲兵们说，奉我的差遣去办一件急

事，越过他们继续前行，到七八里处停下休息。等那个人单独来到时，将他杀了，尸首推进沟中，赶快回来，不许走漏消息。” 王大牛

兴奋地说：“是，我明白了。” 吕二婶慌忙拦住大牛，对慧梅说：“姑娘，你要息怒，万万不可造次！” 慧梅说：“姑爷妄杀了好

人，我只好再杀了那个无义财主，有何不可？” 吕二婶命人去请邵时信，又劝告慧梅说：“姑娘再大，大不过姑爷。他纵然做了天大错

事，你只可遇到方便时暗中婉言规劝，岂可擅杀他保护的人？这岂不是要在全营中使他的面子难看？姑娘，可使不得！” 慧梅问道：

“难道站爷没有杀错人么？” 吕二婶说：“姑爷是杀错了人，他说出的理也是歪理。可是，姑娘，常言道，丈夫是妻子的一层天。女子

出嫁要从夫，要学会温顺忍让，才能使夫妻和睦。纵然丈夫做了错事，行了歪理，为妻的也不能在众人面前使他丢了面子。何况，咱们姑

爷是一营之主！” 邵时信赶来时已经知道了原委。挥手使大家退出，只留下吕二婶在屋中，然后对慧梅说： “姑娘，这事你千万莫

管！闯王将姑娘嫁到小袁营来，不是要姑娘多管闲事，……” 慧梅问：“将该杀的人放走，将该受赏的人杀了，也算闲事？” 邵时信

说：“姑娘应该留心的是军中大事，就大事说，刚才的事儿也算闲事。” 慧梅又问：“什么是我应该管的军中大事？” 时信说：“同

袁将军和睦相处，使他忠心拥戴闯王，这就是闯王嫁你来小袁营的一番苦衷，难道你不明白？” 慧梅叹口长气，伤心地噙着热泪，低头



走进里间。过了一阵，吕二婶和邵时信知道她已经回心转意，不会再派人去追杀那个姓田的人，才互相使个眼色，悄悄退出。当他们走出

门外时，听见慧梅在窗子里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事，我要告诉夫人知道！”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